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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诗学，或情绪的传记
□□于爱成于爱成

读南翔的小说，总会自觉不自觉想到契诃夫、
钱锺书、汪曾祺，当然在读《伯爵猫》这部最新短篇
小说集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同在深圳且近10年来
专务深圳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邓一光，想到诸
如吴君、蔡东、盛可以等深圳小说的中生代代表作
家的作品，尤其是深圳题材的作品，试图发现南翔
这位学者型作家的独特之处。

南翔的短篇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即以《女人的葵花》作品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为界之前的作品，尚有传奇和奇观的追求，
之后尤其是从《绿皮车》（花城出版社，2014）及
《抄家》（花城出版社，2015）开始，便开始发生风
格的变化。这一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可以从创作
主题上分成三个方向，知识分子题材、“文革”反思
题材以及自然主题题材。三个题材形成三种主
题，不过呈现在最新作品集《伯爵猫》（作家出版
社，2021）也即2017年以来创作的作品，可以看
到作者最钟爱、最典型的主题已经明确，即个人的
生存与存在困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又隔膜，以及
试图理解和走近彼此的努力等等。一言以蔽之，
即现代城市人的生存之境地和存在之省思。

《檀香插》写的是背叛（出轨），《乘三号线往返
的少妇》写的是寂寞（情感缺失的煎熬），《玄凤》讲
的是孤独（丁克难守），《痛点》讲的是不安，《车前
草》《选边》讲的是沦陷（底线），《回乡》《疑心》讲的
是伤痛（历史的后果），《曹铁匠的小尖刀》讲的是
思念（悼亡），《伯爵猫》讲的是分子化的人抱团取
暖相濡以沫，《凡·高和他哥》讲的是成全（亲友之
间的互相成就），《珊瑚裸尾鼠》《果蝠》延续了作者
对生态问题的持续反思，《乌鸦》写成了一篇寓言：
人情淡漠，人不如乌。全书的压轴之作，也即华彩
乐章，《钟表匠》不负重托，名副其实。我们在这篇
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最性情的演绎，最欣悦的礼
赞，最深情的祈愿。

应该说，《伯爵猫》小说集中的作品，除了寓言
《乌鸦》和官场讽刺小说《苦槠豆腐》，都立足于捕
捉、挖掘现代城市人心理状态和生存难题这一理
念，这也似乎成为了南翔当下创作的主旨。这批
短篇小说作品场景相同，大抵是在深圳，正是作者
南翔的生活场所；叙事者即观察讲述见证思考的
当事人，第一人称为主，部分第三人称，无论是

“我”还是第三人称的某某，基本都设定为教师的
身份，有些作品中更是直接大学教授的南翔本色
出场，亦真亦幻，像极了非虚构；小说结构如同双
声部的奏鸣曲或者更复杂一些的抒情变奏曲，日
常生活化取材，散文化叙事，抒情性强，氛围感强
烈，形成了南翔短篇小说结构的特点，即南翔的短
篇小说，书写了一个个他的“情绪的传记”。表面
看来，作品的讲述多貌似漫不经心，经常还枝蔓横
生旁逸斜出，作者掩饰不住把故事打散的倾向，但
这样的散点透视，作家不想过于聚焦某一点的背
后，是作者在作品结构方面的一种用心。

也就是说，一则为了探索小说文体的可能性，
让小说摆脱各种八股，南翔祭出了“无不可入小
说”的独门法宝，让自己的生活直接进入小说叙
事；二则为了让小说更像小说，南翔对每个作品的
处理，实际上是极具匠心的，大多作品像极了奏鸣
曲和变奏曲的音乐结构，一个主声部或者说一个
明主题的后面，总会跟着一个副声部或暗主题，比
如说，《檀香插》背叛主题后面的美丑错位，《乘三
号线往返的少妇》寂寞背后的伦理失据，《玄凤》孤
独背后的情感替代，《痛点》不安背后的人自私无
力共情，《车前草》《选边》沦陷背后的忏悔净化，
《回乡》《疑心》伤痛背后的人性暗昧，《曹铁匠的小
尖刀》思念背后的执念坚守，《伯爵猫》相濡以沫背
后的城市公共空间塑造，《凡·高和他哥》成全背后
的励志自救，《钟表匠》情义背后的成败故事等等。

这些小说汇总起来，我们已能看到南翔最为
典型的一个手法，即他在钱锺书开拓的现代知识
分子小说的文脉上，融入汪曾祺的散文化美学风
格，在西方现代小说尤其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传统
谱系内，中西兼容，所创造性探索的一种当代中国
短篇小说范式：骨子里是文人气的，趣味上是知识
分子的，精神指归是自由主义的，情怀是民间社会
的，道德感是宽容平和的。南翔笔下的深圳是实
存的，他不避为深圳人，尤其深圳的知识者，写下

“情绪的传记”。
既然是“情绪的传记”，也是人物的心灵素描，

是时代氛围的塑形，南翔的作品就显然具有比较
强的心理艺术特点，或者说具有捕捉把握和理解
展示人物内心的强大能力。《伯爵猫》中的每个作
品，都有对人物内心隐忍不发的分析判断，但作品
并不明说，所以几乎所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呈
现一种心理的隔膜，不能也无意互相理解，无论夫
妻还是恋人，无论师徒还是兄弟朋友，很大程度上
都是自说自话，心意只是依靠猜测。哪怕是《钟表
匠》这样的都市情义，其实两位老者之间，也是各
取所需的，并没有达到一种完全的平等。

散文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氛围营造在小说中的
吃重，并承担了整体性诸如中国文论中所说的“赋
比兴”中的“兴”的功能，不仅仅是烘托，更像是象
征。在南翔的大部分小说中，因大量使用富有情
感意义的细节，营造出丰富而复杂的氛围，使得小
说的变奏曲式结构和情绪传记的手法，在叙事者
的情感基调和环境氛围中展开，呈现出来浓郁的
情感色彩。其效果就会是诗意的，甚至抒情的，既
然小说偏好是非线性的、非戏剧性的、反高潮的，
甚至是反性格和反情节的，那么读者的兴趣点就
已非关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故事的跌宕或
者短篇小说擅长的“反转”技术桥段，而是放在了
叙事者情绪的“感染力”上。

我们能记住的，大抵是作品通过渲染却最终
一个个无解的结局，比如崩溃的女教师（《檀香
插》）、万箭穿心的舞者（《痛点》）、颓唐离世的才子
和负疚终生的导师（《车前草》）。而饶是作者语
言的干净精确，多白描而少修辞上的渲染，我们
也仍能在有些作品中，见到作者少见的喷薄的激
情，比如《果蝠》中的蝠阵，比如《钟表匠》结局在
老周面前骤然响起的钟鸣，也比如《痛点》中失去
一条腿的舞者状若死不瞑目的伤痛。甚至，作者
还用上了奇幻的技法、变形的处理，比如让已然
灭绝的珊瑚裸尾鼠出现在甚至孩子的鼠笼里
（《珊瑚裸尾鼠》），让天坑东中栖息了若干世代的
果蝠忽然全部迁徙（《果蝠》），这本来都是不可能
发生的事件，作者使用了这样的神话叙事或者说
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让读者陷入了猜谜，但这
样的处理未尝不显示了作者深味的荒诞感，从而
这两篇无中生有的故事，就真的生于虚空而终于
虚空了，两个作品也因此成为了两个巨大的隐
喻，连同《乌鸦》这篇寓言式写作，是为集子中三
个巨大的抒情整体。

从人物性格、作品主题、情节、故事结构、视角
等来看，南翔的“手艺”显然都是经得起细读深究
的，他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无不可入小说的生活，无不
可入小说的人物，读者不用担心南翔这样的作家
会有讲不明白的故事、讲不出意义的内容，也不用
担心会尝到一锅夹生饭或者吃到缺盐少油寡淡无
味的一道菜。写什么和怎样写，在南翔这里早已
不是问题，存在的问题只是你我，我们读者会从他
的作品中得到什么，感受领悟到什么，或者理解同
情了什么。这样的对于主题和意义的追问和要
求，其实是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约定。短篇小说总
体来讲，总是要言之有物的，总是要承载点什么，
坚持点什么，传承并传扬点什么的。正如黎紫书
所认识到的，“我写的只是一群平凡不过的人和
他们凡俗不过的人生，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
好看，必须加入一些精神性的向度，在一群人怎

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可以打动读者。”确实如此，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
奇迹，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出“奇情”？尤其是
如王安忆、骆以军等所说的当下经验匮乏或者说
高度同质化的时代，平淡、雷同、碎片化也许才是
故事或者事件的面目。

读者的主题期待或作者的主题设定，当然不
是主题先行，而是一种问题导向，是作品中人物
所携或所现的问题意识。主题的出现是自然而
然的，却也是千锤百炼的，经过经验和智识理性
审视而后得的。作家看到了现象，想到了问题，
敷陈了事件，连缀了细节，编织了情节，塑造了人
物，结构了故事，最后小说完成，主题凸显，大概
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完成创作过程。比如熟
识南翔和南翔学生的朋友，可轻松在《选边》中对
号入座。不过像这篇小说这样清晰的并不多，更
多作品我们很难简单分析，因为作者也要考验我
们的审美和价值判断能力，不会写得一马平川一
览无余，作者与读者，何尝不可以是且不常常是
一种猫与老鼠斗智斗勇的关系？

在这部集子的16个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三大
类（知识分子、生态、历史）十小类（两性、良知、感
恩、生态、历史、情感、包容、官场、家庭、情义等）的
主题，也能梳理出来教师、台湾老兵、手艺人、毕业
回乡的研究生、舞者、官员、单身少妇、中产白领、
打工者、画家、官员、修表匠等主人公和更多职业
形态生活形态的人物。就小说类型而言，有的重
情节，以情节推动，如《痛点》；有的重人物，以人物
推动，如《曹铁匠的小尖刀》《凡·高和他哥》；其他
篇什就都是重主题，以主题推动。可见主题性创
作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
主题性只是主要特征，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物和情
节的共同进入。从视角来看，取第一人称视角的
有五篇，占到了集子的三分之一，其他都是第三人
称全能视角或者限制视角，第一人称视角有亲历
感的可信度，也容易拉进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即
使第三人称视角，故事中的人物，也经常会有一位
教师或者知识者身份出现的人物，隐隐然也搭载
裹挟了作者的知识分子写作偏好，并巧妙利用了
自己经验和知识储备的优势。最是有文化的主人
公，才是作者的最爱，这样可以让自己附体于斯，
感同身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亦中亦西、偏于书面语传统的腔调，以及学者
作家的对于知识和文雅趣味的偏好，形成了南翔
小说的腔调，他偶有自创文言风格的新词，也会时
不时在文中引用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诵古诗词，且
我行我素，不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或者不屈服世
俗的阅读惯习制约。一方面是充分简洁精确的白
话，一方面是掉书袋式的知识；一方面是知识分子
底线的坚守，一方面是民间伦理的守护；一方面是
一本正经悲天悯地，一方面是插科打诨不避世俗；
一方面居殿堂之高，一方面行江湖之远——他是
个丰富至极的人，写出了丰富至极的文，说出了他
的很多时候其实是悲天悯人的语调。与此对比，
邓一光的语调更忧伤，杨争光的语调更反讽，莫言
的语调早期更多狂欢新近则多幽默，鲁迅自然是
冷峻等等，不一而足。语调笼罩全篇就成了基调
成了氛围成了全篇的情绪，使得作品产生足够强
烈的情感力量。

日常生活中的深沉和爱意
□□杨璐临杨璐临

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叙述性已成为小说公
认的评判标准之一。简言之，一部小说的可读性，
往往是其叙述策略的整体反映。有趣的是，在南
翔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里，那些所谓
的叙事经验、技巧仿佛统统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日常生活的密迩亲切，人物、情节在叙述者不动
声色的叙述中一笔一笔地晕染开来，直至曲终笔
封之际让人抚案长叹、回味无穷。

与小说集同名的《伯爵猫》，讲述了深圳一家
书店在疫情期间行将倒闭，店主娟姐姐邀请铁杆
书友一起举行告别晚会的故事。小说以到店维修
的电工视角展开叙事。于是，我们看到窄小局促
的书店成了书友们寄托情感和记忆的“伊甸园”。
在每个人充满深情的回忆和叙述中，温暖和爱意
伴随着淡淡的忧伤逐渐蔓延开来。晚会结束时，

“伯爵猫”三个字终于重新亮起，仿佛在提醒人们：
纵然城市生活变幻无常，理想和情感的烛光却在
心灵深处默默点亮，温馨而笃定。那些擦肩而过
的匆匆路人，因为心灵的交流，也建立了生命的某
种内在联结。小说叙事总体清丽流畅，也不乏悬
念，比如门店招牌灯箱是何时修好的，娟姐姐有无
恋爱对象，书店因何歇业，伯爵猫何故第一次主动
飞身而下等，一连串的疑问如涟漪般弥散，成为吸
引读者阅读的动力，然而小说直至结尾也未给出
答案，书店倒闭成为无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些都
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娟姐姐和书店的曾经存
在，以及伯爵猫在黑夜中迸发的灼亮之光，已深深
刻印在读者记忆之中。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深圳，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不断深入，每天上演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不
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
同时，人们的生命情状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相比
前者常为世人所觉察和标榜铭记，后者往往被淡
化乃至忽视。为此，在纷繁杂芜的现实中洞悉和
呈现那些被宏大的现实遮蔽淹没的声音和表情，
哪怕是幽微琐碎的存在和变化，已然是现代小说
家创作职责的一部分。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
南翔，做过记者、教师，进过工厂、干过企业，此前
还在宜春当过铁路工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早
早地目睹人生百态，更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面临
的精神压力和困境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其小
说创作也往往以城市生活为据点，通过现代人的
婚姻、家庭、职场、情感等侧面，展开精神维度的审
视与思考。

《伯爵猫》借一个书店的倒闭指向城市人普遍
的人文理想和精神危机；《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
通过少妇在高铁上的一段“艳遇”，揭示单亲妈妈
的艰辛孤寂以及对被爱和肯定的渴望；《钟表匠》以
一对老男人之间的友谊影射老年人的孤单落寞和
对温情的向往；《玄凤》通过一对已婚夫妻领养鹦鹉
的经历，展现“丁克”一族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值得
注意的是，小说虽然展示了一定精神向度并牵涉
一些社会问题，但绝不同于以暴露和批判为目的
的“问题小说”，对此，南翔曾表示，“小说的价值标

高，应该牢牢订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这样既
可避免重蹈文学史上随风转向、紧跟任务、图解
政治的覆辙，亦可避免‘问题小说’之弊，随着问
题的结束或飘移，一些问题小说便索然瓦解，徒具
标识意义而尽失文学审美价值。”可见，对于小说
的思想立意，南翔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
而惯常的文化尺度则是其一贯的价值追求和风
格呈现。

关于这种文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渊源
有自，如孟子的“仁者爱人”、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
等。作为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从事高校
教育工作的南翔，一方面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染
下，这种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与学院派
的专家不同，不到17岁的南翔便在南昌铁路局宜
春火车站机务段当装卸工，并度过7年的艰辛岁
月，生活的磨砺孕育了他仁爱朴实的人生观，也造
就了他“我的亲历，然后文学”的创作观。如早期
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即通过对底层生活的关
注书写，展现对底层命运的悯恤和关怀。小说集
《伯爵猫》无疑延续并强化了仁爱的思想。如《凡·
高和他哥》中桂教授对底层青年画家向南和向北
两兄弟无私的帮助提携、《乌鸦》中素不相识的监
狱看守对男孩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等，无不闪耀
着人性良善的光芒。即便是《疑心》中锱铢必较的
大姨，《伯爵猫》里不修边幅的电工，也有内心温热
良善的一面。更毋庸说《曹铁匠的小尖刀》父亲对
儿子深深的爱与思念，《钟表匠》两个老男人催人
泪下的友谊。由此，在爱与善的守望和呼唤下，每
一个看似绝缘孤立的个体被重新联结并成为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小说也因此在精神的勘探之
余洋溢着融融的爱意和温情。正如《凡·高和他
哥》里桂老师所言，“一个带着很深感情而非冷冰
冰的浮艳的城市之夜”，这是他对底层青年画家向
南作品的赞誉和鼓励，也不啻为南翔对这座城市
的深情解读。

时代在变迁，人文在延续，这些变迁、延续的
背后是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更是纵横捭阖、丰
盈辽阔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它们是人类社会得以
瓜瓞绵绵的基础，更是人类文明成就辉煌史诗的
重要依托。此前，南翔曾用“三个打通”概括自己
的文学创作：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
通，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从某种意
义上说，阅读南翔的小说就是在阅读时代，阅读
生活，阅读我们自己。这或许就是个体对于时
代、民族的意义，也是南翔小说的独特魅力和价
值所在。

“十号会议室”特约评论精选

中国作家网“十号会议室”栏

目总第六期为大家推荐作家南翔

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南翔的

小说极具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文

人趣味，他的短篇多以生活小事引

发故事，关注现代城市问题，善于

描写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表达他们

的处境和情感。他还特别关注动

物，使他的小说既有文人的情趣，

也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语言凝

练、朴拙，富有韵味，体现了人文视

野与悲悯情怀。

——编 者

优选中短篇（第3期）
推介人：徐刚
推介作品：陈世旭《那时明月》（中篇小说），

《北京文学》2022年第3期
小说由“仲夏夜”“封缸酒”“清明柳”“临江

仙”四个具有古典意趣的小节串联而成。故事结
构虽相互缠绕，但各个小节却能独立成文。小说
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知青岁月，尽管这里不乏知
青文学常见的桥段，比如通过夸张乃至戏剧化的
段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权力体系的虚伪与荒谬
之类，然而我们终究会发现，那些遥远岁月里值
得打捞的，永远是那些人性闪光的瞬间。因此小
说最后，令人感动的恰恰是文本中升腾起来的那
种非常朴素静穆的力量。总之，小说非常好读，
也非常耐读，充分展示了作家的叙事功底。

推介人：马兵
推介作品：李庆西《十八间碎事》（中篇小

说），《山花》2022年第3期
庆西老师是文坛宿将，多年致力新笔记叙事

的研究与实践，颇有心得。《十八间碎事》接续他
此前《人间笔记》的笔法，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提炼
鲜活的少年记忆，在细密的叙事中呈现世事的恒
长。小说散中有神，细碎中有诗意，寥寥数笔就
把一段段少年的心事和成人的悲欣描绘得隽永
而深意。小说没有核心的情节，却容留下无数关

于天真与世故、疼痛与怜惜、艰辛与执拗的生命
细节，点到为止，却留下持久的回甘。读罢，让人
仿如文中的少年，“在波光粼粼的落日余晖中，知
道黑夜将近，十八间的故事如云絮飘散，少年不
识愁滋味，亦心有戚戚焉”。

推介人：陈涛
杨少衡《王不见王》（中篇小说），《湖南文学》

2022年第3期
之所以推荐这个作品，更多的考虑还在于，

我们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处理官场这种深受社会
关注的题材。《王不见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
场文学，作品虽然是官场小说，但是既不是停留
在官，也没有停留在场，而是将官场当作庞杂的
背景，关注的还是这群干部在工作、生活当中的
表现，并借此传递作者的思考。这个作品一方面
介入了现实，但另一方面没有说教与批判，叙述
波澜不惊，但平静之下又暗流汹涌，引人深思。

推介人：郭冰茹
推介作品：万玛才旦《猜猜我在想什么》（短

篇小说），《长江文艺》2022年第2期
青稞酒是藏地的日常，很多人家自己都能

酿。然而当它成为消费品，用来标注人们的身份、
地位、财富和社会资源时，它已然和越野车、私人
秘书、城里女人一样成为村民眼中的现代化奇

观，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暧昧地连接着欲望的法
外之地。万玛才旦借青稞酒，写出藏区日常生活
被消费主义形塑后的一面，在每个人都被声势浩
大的市场洪流裹挟的今天，他笔下的故事不仅贴
近藏地的某种现实生存，也和我们所有人有关。

推介人：黄德海
推介作品：陶丽群《净脸》（中篇小说），《芙

蓉》2022年第1期
篇名是一个在某些地区存在的职业，这职业

是为即将离世的人清洁身体。做这个职业的人，
是把即将离世的人干干净净送走，而她自己，则
似乎困在某种特殊的诅咒里，很难再有正常人的
生活，于是她不得不学着跟孤独和寂寞相处，学
着跟接连不断的老病相处，不断练习跟在不远处
等待的人世尽头相处。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作
者用安静细致的笔墨，一点点写出了“这一个”净
脸人的命运，包括她满怀梦想的青年时期和忽然
遭受的噩运，并试着探究她跟命运和解的过程，
包括那些给她带来噩运的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
将自己的灵魂擦拭干净。

推介人：聂梦
推介作品：徐则臣《宋骑鹅和他的女人》（短

篇小说），《花城》2022年第1期
《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徐则臣“鹤顶侦探”系

列的又一个短制。“鹤顶系列”一出场便拥有多重
面孔，它处理的是《北上》等“大水故事”的未竟事
宜，是作者下一个长篇侦探小说外壳的试验场，
除此之外，它更是它自己，一个遵循某种“三一
律”的主题小说集，它和“花街系列”“京漂系列”

“运河系列”一道，有力地阐释并扩充着徐则臣的
文学地图。

至于《宋骑鹅》在“鹤顶系列”内部究竟占据
什么样的位置，还要等这个系列终结时才能看得
清楚。因为它除了践行作者关于短篇小说的一
贯理念——“每个字都要站着”，“把短篇写短”，

“在很小的地方定格”，“冰山理论”，“笨方法”，
“沥掉水分”，“精进纯粹”——之外，还承担着与
其他同伴实现资源共享、差异性并举等多重职
责。乡镇图景，世道人心的恒常，在一位基层派
出所所长的讲述中徐徐展开，作者有意重建一个
时代航程尚未完全透明的时空，掀开一角，让我
们一窥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偶然性。

推介人：何同彬
推介作品：周幼安《谛听》（短篇小说），《钟

山》2022年第1期
周幼安是一个小说视野的“新面孔”，作为一

个年轻的诗人，她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源出
于当代诗歌的特别的问题意识、感受力、空间体

验和主体的游移性，同时以诗人的语言、修辞给
小说叙事带来了令人惊异、不安的跳跃感、灵动
性和更加深入当代性的细腻体验。胡桑认为，

“《谛听》触及了被剥离出家庭的当代人与他者关
系的裂变”，这种裂变既发生在青年主人公“董成
宇”或者我们的年轻作者周幼安身上，更发生在
一个以赤裸身体、全景敞视、虚拟世界、数字算法
等为存在表征的都市空间中的每一个敏感的个
体的身上。《谛听》以青年人的敏感、执拗乃至生
涩触及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当代主体境遇的症
候性命题。这部新人新作是《钟山》创意写作推
广计划的新栏目“发现·创意”的第一个“发现”，
也欢迎全国创意写作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多关
注、多支持这个栏目。

本期推荐作品本期推荐作品：：南翔短篇小说集南翔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伯爵猫》》


